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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韓國《書》學文獻的文本
狀態及其校勘原則
錢宗武
　 　 【摘　 要】韓國《尚書》學文獻是《書》學東傳的重要歷史資料，
寫作時間大約從公元 １４ 世紀到 １９ 世紀，文本形態多爲寫本和抄
本，由於年代久遠，水漬蟲蛀，或漫漶不清，兼之没有標點，正文注解
字體大小無異，殆不可辨。韓國《尚書》學文獻多爲注疏體，大量徵
引中國的經史子集。這些徵引部分不僅存在普通古籍的誤、脱、衍、
倒、異等問題，而且書寫或抄寫率性，多爲行書，字跡潦草，難以辨
别；引文隨意，體例混亂，校勘難度異於尋常。研究韓國《尚書》學文
獻紛繁複雜的文本狀態，不僅具有不可或缺的文獻價值，還可爲傳
統校勘學增加新的研究内容，並爲傳統文獻整理增加新的方法。
【關鍵詞】韓國　 《書》學　 文獻　 文本狀態　 校勘原則
古文獻在漫長的時間和遼闊的空間流傳，不斷發生衍脱訛亂等紛繁複
雜的文本異變。清代乾嘉學者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序》中説：“欲讀書
必先精校書，校之未精而遽讀，恐讀亦多誤矣。”①王鳴盛所謂“校書”之
“校”，又稱“校勘”或“校讎”，即借助有關的理論和知識，運用相關文獻比
對、綜合考訂的方法，以極其審慎的態度，校正古文獻在流傳過程中産生的
種種錯誤，包括字句的訛誤、篇章的舛亂等等，以期恢復文本的真實面貌。
校勘是讀書和治學不可或缺的基礎工作，也是學術研究中正確利用文獻資
料的前提；同時，任何一個問學者和學問家都必須具備校勘的理論素養，掌
①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北京：中國書店 １９８７ 年版，第 ２ 頁。
握校勘的技術手段。
整理和研究任何一部古代文獻皆需校勘，本土如斯，異域尤甚。本文
所言異域主要指朝鮮、韓國、日本、越南這些周邊國家。這些異域古代文獻
多爲漢文獻，這些漢文獻既有歷代傳入之中土文獻，也有異域學者用漢語
寫作之文獻。異域學者寫作之漢文獻，頗多特點，爲傳統校勘學的研究增
加了新的研究内容，也爲傳統文獻整理增加了新的方法。
一、韓國《尚書》學文獻的文本狀態
朝鮮半島歷史上長期以儒教立國，以儒教爲國教。《尚書》作爲儒學最
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文獻，曾對朝鮮半島産生過重要影響，古代朝鮮半島幾
乎所有重要學者都研治過《尚書》。因之，《尚書》學文獻卷軼浩繁。韓國
《尚書》學研究文獻的寫作時間大約從公元 １４ 世紀到 １９ 世紀，文本形態包
括寫本、抄本、刻本等，其中寫本和抄本數量較多。這些韓國《尚書》學文獻
大量引用中國的經史子集。其徵引部分不僅存在普通古籍的誤、脱、衍、
倒、異等問題，而且書寫或抄寫率性，多爲行書，字跡潦草，難以辨别；引文
隨意，體例混亂，兼之《尚書》文本形態的紛繁複雜，校勘比預料困難得多。
現僅以抄本、刻本、仿古文寫本例舉影印本並附標點文本，以資對照，
明其文本狀態及校勘中需要處理的問題。
（一） 抄本影印，見《書經》第五册禹汝楙《洪範羽翼·四》第六頁
標點文本：
《禮記》哀公曰：“人道孰爲大？”孔子對曰：“愛人爲大。愛人，禮
爲大。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
也。親之也者，親之也。”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
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継先君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
已重乎？”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丗之嗣也。君何謂
已重乎！”“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丗之嗣也。① 取於異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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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嗣”，《十三經注疏》本《禮記正義》作“始”。
所以附遠厚别也。”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
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壻已
葬，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
許諾而不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不取而後嫁之，禮
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
如之何？”孔子曰：“女攺服，布深衣，縞白絹総束髮以趍喪。女在塗，而
女之父母死，則必反。”①“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斉衰大功之喪，則如
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攺服於外次。女入，攺服於内次，然後即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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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必”，《十三經注疏》本《禮記正義》作“女”。
哭。”曾子問：“女未廟見而死。”①曾子問：“女有吉日而死，女未廟見而
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
帰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取女有吉日而死，如之何？”孔子曰：
“壻［斉］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左·桓二》師服曰：“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
《昭元》子産曰：“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男女辨姓，女之
大司也。”②《成九》：“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卆
章③。文子喻魯侯有蹶父之德。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宣公夫人④，大
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
重勤。’賦《緑衣》之卆章而入。喻文子［言］得己意。”《成十一》：“聲伯
之母不聘，無媒禮。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昆弟之妾相謂爲姒。生
聲伯而出之，嫁於斉管於奚，生二子而寡，以帰聲伯。”
《洪範羽翼》著者禹汝楙（１５９１—１６５７），半島朝鮮時代中期著名學者，
２６ 歲（光海八年）進士，４４ 歲（仁祖十二年）登文科，歷任司憲府持平、河東
縣監。一生飽讀經史子集，尤好《尚書》之《洪範》，斟字酌句，或有牴牾，晝
夜苦思力學，豁然開朗始止。１６ 歲即治《書》，花甲之年方完成《書》學三
種，《洪範羽翼》爲其代表作。
禹汝楙雖曾爲小宦，然長期生活於鄉間，或少見聞，影印本可見其臨筆
率性，行例混亂，無章可尋；符號使用隨意，特别是代替號；引書稱名，或書
名篇名合稱，或僅稱篇名，或簡稱，亦似多無理據。
中國的古籍行例一般是正文一欄一行，注疏多采用小字雙行夾注，正
文是正文，注疏是注疏，眉目清晰，閲讀便利。禹汝楙《洪範羽翼》影印寫本
可見行例率性變化，以中國讀者的閲讀經驗，無法卒讀。諸如：有的一欄分
兩行，有的一欄分三行；分兩行的有的是兩行到底，有的則兩行當中夾著三
行；分三行的有的又夾著兩行。有的每行以句爲單位，一行一句，第二句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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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此處與下句“曾子問”重複錯亂，《十三經注疏》本《禮記正義》爲：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
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帰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女”，《十三經注疏》本《左傳正義》作“禮”，是。
“卆”，《十三經注疏》本《左傳正義》作“五”，是。
“宣公夫人”，衍，《十三經注疏》本《左傳正義》無此四字。
到第二行，將一欄分爲幾個小節；有的每行以句爲單位，一行從上到下連句
寫，然後再轉行連句寫。有些似有規律但又無規律，如“某某問曰”本應是
一個句子，依著者行例應一句連寫，著者却改成兩行轉寫：“某某”一行，“問
曰”一行。還有的是左右欄之間跳行轉寫，甚至還有跳行逆轉的體例。另
外注文與正文的格式無異，混爲一體，難以區分。
符號的使用也具有隨意性。影印本可見著者使用“點號”作爲代替號，
有時一一對應，代替號在左行，一個點號代替相對應的右行的一個字；有時
又不是一一對應，用一個點號代替右行的兩個字；有的點號又不作爲代替
號，再三深究，亦不知何意。
雖然抄本刻本，款式行例，本不相同，中外一例，然以中國古代《尚書》
稿本文獻較之禹汝楙《洪範羽翼》，尚稱殊異。
（二） 刻本影印，見《書經》第十五册丁若鏞《尚書古訓》第一百三十
四頁
標點文本：
（《周禮》）注作“辨在朔易”。（《馮相氏之注》）○《説文》“氄毛”
作“■髦”。許云：“■，从毛，隼聲。”○案：■，古“氄”字。氄又作
“□”。見□部。
〔考證〕《大戴禮》云：“虞舜嗣堯，制禮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
趾。”（《少間篇》）①○案：朔方是□（疑爲“地”字。）名，《詩》云：“城彼
朔方。”（《出車詩》）毛萇云：“朔方，近玁狁之國。”（《正義》云：“朔方，
地名。”）朔方要□太原相近，正在冀州之地，若《漢書·地理志》所載
“朔方渠搜”之“朔方”是在雍州之西，與此别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允釐百工，庶績咸熈。”古文“定”爲“正”，有爲。又《説文》“暨”爲
“臮”，薛本同。
鄭云：“以閏月推四時，使啓、閉、分、至不失其常，著之用成歲曆，
將以授民時，且記時事。”見《公羊傳·隱元年疏》。○王肅云：“朞，四
時是也。”○梅云：“匝四時曰朞。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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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少間篇》”當爲“《少閒篇》”。
日。除小月六爲六日，是爲一歲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是得一月①，
則置閏焉。”○鏞案：朞閏之理，具詳於《孔疏》、《蔡注》，可按而知。但
舊法破分析釐，蒙學難通，今法一日十二時，一時八……
《尚書古訓》著者丁若鏞（１７６２—１８３６），朝鮮朝英祖三十八年出生於京
畿道廣州郡馬峴陵内里，乳名歸農，字美庸、頌甫，號茶山，堂號與猶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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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據中華書局本《十三經注疏》，“是得一月”當爲“足得一月”。
以漢江爲冽水，取棲身冽水濱之意，亦號冽水。世人多習稱茶山先生。丁
若鏞天資聰穎，卓爾不群，４ 歲始習《千字文》，９ 歲喪母，１４ 歲承旨與洪和輔
之女完婚，２０ 歲初試及第。曾應王命，在經筵席講授《中庸》，獲得成功；也
曾受命於奎章閣（内閣）在熙正堂講授《書經》。一生著述宏富，古籍經義，
用力勤劬，《尚書》最爲著力。《尚書古訓》成於 １８３４ 年，是其晚年精心結撰
的經典。
丁若鏞生活的年代，中國歷經清代乾、嘉、道三朝，日本爲德川時代後
期，文獻的行例與清代中葉文獻款式行例相仿，一欄一行，小字雙行夾注，
文本狀態較佳，字跡較爲清晰。
（三） 仿古文寫本影印，見《書經》第十三册申綽《古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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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文：
古尚書上　 今文及馬、鄭、王本附注
平州申綽集
堯典
曰今文■粤若稽古，帝堯曰放■亦■勛，今文■勳，欽明文思或曰
今文■塞，馬、鄭本■思安安或曰今文作晏晏，允恭今文■■克讓今文
同，光或曰今文■廣被四表，格今文■假於上下。克明峻鄭本同，今文
■俊德，以今文作■，下同親九族。九族既睦，平今文■辯章百姓。百
姓昭明，協又■叶，今文■協和萬邦今文■和萬國。黎或曰今文■犂
民於又■ ■今文作蕃，亦■卞……
《古尚書》著者申綽（１７６０—１８２８），籍貫平州，初名絅，字在中，號石泉。
１８０９ 年 １１ 月考中狀元，此後被任命爲弘文館校理、同副承旨、大司諫等職，
因抱憾没有親爲其父申大羽（１７３５—１８０９）送終，辭官還鄉，一生致力於研
究經學，尤重《尚書》。有《書次故》（４ 册）、《尚書古注》（８ 卷 ２ 册）、《古尚
書》（１ 册）、《二十五篇·百篇考》（合 １ 册）。
《古尚書》旨在將伏生《尚書》２８ 篇用孔壁《古文尚書》的隸書體復原。
申綽本來對隸書就具有很深造詣，爲了采用隸體復得其真，又對漢魏碑石
所載《尚書》古字、古《孝經》字等進行了深入研究，並隨處指明古字出處。
《古尚書》還在經傳原文的下邊附注了今文本、馬融本、鄭玄本、王肅本中的
有關説解，指明各學説的異同。
《古尚書》真實反映了申綽對於金石考證學的理解程度，而且還使讀者
深刻認知其研究《尚書》的最終目的乃爲復原經傳。與此相比，丁若鏞主要
是整理了《尚書》古訓，悟出其中的大義，然後再將其與制度改革相聯繫，顯
示出了與申綽不同的傾向性。如果將丁若鏞的經學稱作“爲了經世學的經
學”，那麽就可以稱申綽的經學爲“爲了經學的經學”。
韓國《尚書》學文獻有少數夾寫夾注韓文，其中個别韓文還是古韓文。
有些韓文附著於漢文句子，類似語氣詞，不可割捨，又無適當的對譯漢文。
若没有多學科豐富的知識，則整理點校無從下筆。例見《經書集説》中《皋
陶謨》“載采采”相關内容之書影：（《經書集説》著者未詳。）
韓國《尚書》學文獻有些著述近似於語録體，内容上似有篇目序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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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却無篇目標識。例如，李朝晚期學者朴文鎬（１８４６—１９１８）的《經説·
尚書》取自其《楓山記聞録》，係朴文鎬的學生及其兒孫們記録其平時《書》
説，内容多羽翼蔡沈《書集傳》，形式多爲字詞訓詁材料，偶亦闡釋章旨性
理。倘若不加校記，理清頭緒，説明起訖，實難順暢閲讀。
綜上所述，韓國《尚書》學文獻文本狀態紛繁複雜，頗多特點。寫本抄
本從未整理，亦未校勘。許多問題請益於當代韓國學者，亦無所措；對於當
代的中國整理點校者而言，整理點校的難度異乎尋常，遠超預計。當然，這
些問題爲傳統校勘學的研究增加了新的内容，也爲傳統文獻的整理增加了
新的方法。
·５７２·論韓國《書》學文獻的文本狀態及其校勘原則　
二、韓國《尚書》學文獻的校勘原則
域外《尚書》學漢籍文獻主要有兩種類型。一是中國傳入，與中國文獻
相同。一是域外産生，與中國本土文獻有同有異。域外産生的《尚書》學文
獻又分爲三個小類。一是域外學者撰述的漢籍，一是域外傳寫傳刻的漢
籍，一是用外文翻譯的《尚書》經文或著述。韓國《尚書》學文獻多爲域外産
生的《尚書》學文獻的第一種小類。這一小類的著述形式多爲集注集疏類，
每每大量徵引經史子集，引文多不規範，有些與中國古代學者引文規範相
同，有些又不相同，需要確定校勘原則。韓國《尚書》學文獻的點校原則主
要有三點。
（一） 不校校之，存真爲要
校勘之旨在於校改勘正古書在傳抄翻刻過程中産生的訛誤，以復古存
真。胡適在爲陳垣《元典章校補釋例》所作的《序》中闡明校勘的任務是改
正傳寫的訛誤，“恢復一個文檔的本來面目，或使他和原本相差最微”①。然
而，古書訛誤之因錯綜複雜，校勘者學問識見高低參差，“相差甚微”，抑或
恢復“本來面目”，皆非易事。因之，歷代校勘家亦有不同的校勘理念和校
勘原則。
段、顧之爭是清代嘉慶年間學術史上的著名公案，爭論的焦點即爲校
勘的理念與原則。然而，段、顧雖多歧見，二人亦有共識，古書校而致訛是
其一也。段玉裁曾言：“校定之學識不到，則或指瑜爲瑕，而疵類更甚，轉不
若多存其未校定之本，使學者隨其學之淺深，以定其瑜瑕，而瑜瑕之真固
在。……古書之壞於不校者固多，壞於校者尤多。壞於不校者，以校治之；
壞於校者，久且不可治。”②顧廣圻亦於《〈文苑英華辨證〉跋》云：“余性素好
鉛槧，從事稍久，始悟書籍之訛，實由於校，據其所知，改其不知。通人類
然，流俗無論矣。”③段、顧皆爲有清一代校勘大家，雖一爲皖學正脈，一爲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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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陳垣：《元典章校補釋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１ 頁。
段玉裁撰，鍾敬華校點：《經韻樓集·重刊明道二年〈國語〉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
版，第 １９１ 頁。
顧廣圻撰，王欣夫輯：《顧千里集》，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３７６ 頁。
學翹楚；一重視理校，一重視對校，然皆慎於校改勘正，言之鑿鑿，爲世所
重。校改需要特别審慎，切不可妄逞臆見，輕易改補底本。
校勘不妄改是前人早就建立起來的一個優良傳統。東漢鄭玄比勘文
字異同時，遇到明顯誤字，只注明“某當爲某”，不輕以己意妄改原文。宋朝
《文苑英華辨證》的著者彭叔夏在自序中亦用切身體驗説明以意妄改的危
險①，這是一種非常審慎的態度。韓國《尚書》學文獻的整理不僅僅是爲了
保存古籍，還爲了更好地利用這些古籍進行多維度研究。因而，校勘不妄
改更爲重要。“校”的目的不僅僅是爲了改，有時還要存其“異”，凡遇有疑
訛，最好存其同異，壞字缺文也不可妄補，旁注更不要混入正文。存異則爲
存古存真，以求進一步研究。
１ 異文俗字校而不改
在古籍整理中，通常的方法是將俗字改成通用字，異體字改爲正字，以
便閲讀。韓國《尚書》學文獻中異於古代中土通用字的異文較多。無可諱
言，這些異文少數爲魯魚豕亥，訛誤而至，可以稱爲錯字訛字。大多數却絶
對不能簡單地稱爲異體字俗字。這些字雖然較之古代中土通用字是異體
字俗字，但是在當時的朝鮮半島也許就是通用字正字。這些字具有鮮明的
時代特徵和韓國漢字的地域特點，具有較高的研究價值，倘若徑改爲古代
中土的通用字正字，則會失去韓國漢字的研究價值。
諸如，韓國《尚書》學文獻中“边”幾乎都寫作“过”，偶寫作“邊”，“過”
與“过”則無涉，也許當時的朝鮮半島“过”就是“边”的通用字。
韓國《尚書》學文獻中“歸”皆寫作“帰”字。《説文·止部》：“歸，女嫁
也。从止，从婦省，■聲。舉韋切。”桂馥《説文解字義證》引《公羊傳·隱公
二年》：“婦人謂嫁曰歸。”何休注曰：“婦人生以父母爲家，嫁以夫爲家，故謂
嫁曰歸。”②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歸，金文“大抵从婦，■聲……或从辵
从彳，無單从止者，辵、彳、止，本通用無别。”③《説文·止部》“歸”字條附有
从止从帚的籀文異文，《康熙字典·辵部》列有从辵从帚的石鼓文異文，《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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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叙》：“叔夏嘗聞太師益公先生之言曰：‘校書之法，實事是正，多聞闕
疑。’叔夏年十二三時，手抄《太祖皇帝實録》，其間云：‘興衰治□之源。’闕一字意謂必是‘治
亂’。後得善本，迺作‘治忽’。三折肱爲良醫，信知書不可以意輕改。”王雲五主編，北京：商務
印書館 １９３９ 年版，第 １ 頁。
桂馥：《説文解字義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版，第 １４５ 頁。
李孝定編述：《甲骨文字集釋》，南港：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１９６５ 年版，第 ２５８９ 頁。
熙字典·補遺·巾部》有从是从帚的或體，等等。自甲骨文時代始，“歸”即
有多種異體字，却罕見到从“■”的異形。現代漢語“歸”字簡化爲“归”，爲
何如此簡化，理據不清。韓國《尚書》學文獻中之“歸”皆寫作“帰”字，可爲
“歸”之字形簡化提供對比研究材料。或爲“■”統一簡化爲“■”，“師”之
“■”亦簡化爲“■”，“師”簡化字爲“师”。
韓國《尚書》學文獻中“婚”皆寫作“昏”。《説文·日部》：“昏，日冥也。
从日、氐省。氐者，下也。一曰：民聲。呼昆切。”①“昏”之異體，从日，民
聲。段玉裁《説文解字注》：“从民者，譌也。”②士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以
名焉。後加女旁，作“婚”，指婚姻。婚姻之“昏”、“婚”，古今字；“婚”行而
“昏”廢，“昏”字則專指“日冥也”。韓國《尚書》學文獻中之“昏”可以旁證
漢字複雜的形義演變，具有重要語料價值。
“不校校之”似爲不辭，“不校”何謂校勘，“不校”又何謂“校之”。實際
上，“書必以不校校之。毋改易其本来，不校之謂也；能知其是非得失之所
以然，校之之謂也。”③“不校”並非不校勘，而是需要精細校勘，只是不改易
文本本末。“校之”是校點者必需隨時記録異文俗字，用“校記”或“考證”
的形式辨析是非得失。
根據這一原則，韓國《尚書》學文獻整理的每一種書皆需完成“通用字
與異形字對照表”，然後再匯輯整理成整個“韓國《尚書》學文獻集成”的
“通用字與異形字對照總表”，通用字特指古代中土通用字，異形字特指韓
國《尚書》學文獻中對應的異文，這樣既便於閲讀者查考，也有利於研究者
使用。
２ 簡稱不改，摘引不補
韓國《尚書》學文獻引述書名篇名多用簡稱，這些簡稱多不見於中國古
代文獻。朴文鎬《書集傳詳説》、《書序辨説詳説》引稱《左傳》爲“左”、“左
氏”，“某公某年”亦多作“某某年”。《洪範羽翼》還常引稱《中庸》爲“中”，
《禮記》簡稱爲“記”，《史記》簡稱爲“史”。諸如上述，俯拾皆是。保留這些
簡稱，可以顯現韓國《尚書》學文獻的文本表述特點。
韓國《尚書》學文獻體式多爲集注集疏，廣泛徵引經史子集類文獻，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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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許慎撰，徐鉉校訂：《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６３ 年版，第 １３８ 頁。
許慎撰，段玉裁注：《説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１ 年版，第 ３０５ 頁。
顧廣圻：《思適齋集·禮記考異跋》，清道光二十九年刻本《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别集類》，第
１０８ 頁。
有删略。倘爲不影響文意的非關鍵字句，應保留原樣，無需加以增補。例：
《昭廿五》：“［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
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従，謂曹氏宋元夫人勿與，魯將
逐之。勿與女。［曹氏告公。公告樂祈］樂祈曰：‘與之。［如是，魯君
必出］。政在季氏三丗矣。”
上述例句方括號内爲《洪範羽翼》卷三十二摘引《左傳·昭公廿五年》
節略之文，對於這類非關鍵字句，處理原則應依從原作，不予增補。倘若原
文中出現影響文意的情況，則應根據實際情況以校記形式説明。
至於概括引用原文大義或概括叙述故事情節的引文既不增補，亦不出
校記。例如：《洪範羽翼》“犬部”中“忽聞地中有犬聲得犬子雌雄各一”十
四字，源自《搜神記》卷十二：“忽聞地中有犬聲隱隱。視聲發處，上有小竅，
大如螾穴。瑶以杖刺之，入數尺，覺有物。乃掘視之，得犬子，雌雄各一，目
猶未開，形大於常犬。”凡五十三字。校點時，没有必要增補，亦無須出
校記。
在版式編排方面，韓國《尚書》學文獻原爲豎排，整理倘采用當今通行
的横排形式。對於原文中出現的“見右”、“見左”等字樣，校勘時當依從原
作，一律不加改動。
寫本、抄本的天頭、地脚所加按語切須注意不要混入正文，當應以校記
説明，例如：“今按：本頁原有天頭按語”云耳。
（二） 改則必精，務出校記
韓國《尚書》學文獻有許多需要校改的地方，否則不能卒讀。校勘原則
仍爲“不校校之”，校改之處均保留原文，同時改則必出校記加以説明。
１ 校勘文字訛誤
在點校的過程中，如果遇到看不清的字，皆當以缺字處理，並用□表
示。不能妄下斷語，但如果可以推定的，則可以在該字後面用（　 ）説明“疑
爲某字”。例：
又“槀”與“犒”通。《集韻》“犒”、“槀”、“■”同。勞其“槁”曰
“犒”。亦作“□”（疑爲“■”字）。
·９７２·論韓國《書》學文獻的文本狀態及其校勘原則　
誤字方面，如在原文誤字後加括號寫出正字，比較省事，但缺點一是容
易將原文與校勘者的成果合成一體，造成讀者認識混亂；二是更改的依據
顯示不出來。處理的方式應是以出校記的方式改正，使之有據可查。例：
《劉郞浦》：“誰將一女傾天下，欲换劉郞鼎峙心。”
　 　 【校記】“傾”，《全唐詩》吕温《劉郎浦》作“輕”。
底本中據引經典與通行本文字不同者如需要校改，也應出校注説明。
諸如：
汪州陳氏，元和給事中京之後。
　 　 【校記】“汪州”，《南唐書》、《五代史》作“江州”，是。
匡衡曰：“情欲之感，無介於容儀；宴私之意，不形於動靜。”
　 　 【校記】“形”，誤，元刻本作“移”。
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徙於門外。
　 　 【校記】“徙”，《十三經注疏》本《禮記正義·昏義》作“俟”。
上述文字之訛誤主要有三個方面的情況：因音近而訛，因形近而訛，傳
寫之誤。需要精心校勘，周密考證，勘正訛誤。
２ 校勘引文順序錯亂之處
韓國《尚書》學文獻徵引典籍往往不甚嚴密，甚或出現順序顛倒錯亂的
情況，校勘時需要在校記中指明。類例如下：
（１）單字移位
六二象：“無攸遂，在中饋。”“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校記】“象”字應在下句“六二之吉”前。
上九象：“有孚，威如，終吉。”“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校記】“象”字應在下句“威如之吉”前。
（２）顛倒詞序
匡衡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此紀綱之首，王教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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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記】紀綱，《漢書·匡衡傳》作“綱紀”。
（３）顛倒句序
曾子問：“女未廟見而死。”曾子問：“女有吉日而死，女未廟見而
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
帰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取女有吉日而死，如之何？”孔子曰：
“壻［斉］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校記】首句與下句“曾子問”重複錯亂，《十三經注疏》本《禮記正義·曾子
問》爲：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
壻不杖、不菲、不次，帰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
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狄人帰季隗於晉而請其二子。”文公之妻趙衰，君子之知出姜。
“文公妻趙衰，以女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
　 　 【校記】考《左傳·僖公二十四年》，“狄人帰季隗於晉而請其二子”句錯位，當
在“文公妻趙衰”前。下二句“文公之妻趙衰，君子之知出姜”屬本段之題，當在段首。
３ 校勘年份
《七年》：“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辛亥，以媯氏歸。甲寅，入
於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先逆配而後告廟。
　 　 【校記】“七年”，當爲八年。查《十三經注疏》本《左傳正義》，事在隱公八年四月。
４ 校勘重文
帝多簡良家子以充内聀，自擇美者以充内聀。
　 　 【校記】“以充内聀”四字與上句重，《古今事文類聚》此句作“自擇美者以絳
紗繫臂”。
５ 校勘指稱與史實不合者
《昭廿五》：“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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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昭子如宋。公若従，謂曹氏宋元夫人勿與，魯將逐之。勿與女。
樂祈曰：‘與之。政在季氏二丗矣。’”
　 　 【校記】“二”，《十三經注疏》本《左傳正義》作“三”，是。三世，指文子、武子、
平子。
６ 校勘引文張冠李戴者
杜詩《送顧八分》：“早通交契密，晩接道流新。”
　 　 【校記】“早交”二句，《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詩無此句，實爲杜甫《寄張十
二山人彪三十韻》詩句。
柳郢著書，誡其子孫曰：“夫門地高者，立身行己，一事有墜先訓，
則罪大於他人。”
　 　 【校記】“柳郢”，當爲“柳玭”，據《舊唐書》卷一六五，《新唐書》卷一六三。
７ 校勘正文和注文淆亂者
建立長秋，東朝降詔，故事可遵也。而顯仁不肎，曰：“不預外政。”
　 　 【校記】《古今源流至論》此語正文作“而顯仁后自謂：‘不預外庭’”，注文作
“太后不肯，曰：‘我但理家事，豈預外庭’”。
（三） 校勘之旨，利於閲讀研究
１ 統一行款，仿古文本附加影印本，以利於閲讀與研究
韓國《尚書》學文獻寫本和抄本行例複雜凌亂，整理須統一行款，改豎
排爲單行横排，注文比原文小一號字單排，以求眉目清楚，便於閲讀與
研究。
楊樹達先生《古書疑義舉例續補》指出：“古人行文，中有自注。”韓國
《尚書》學文獻多有“文中自注”，著者常常將正文的解釋性文字插入行文
中。這雖是古人行文的一種習慣，但對一般讀者來説，打斷連貫話語，易生
誤解。可處理爲小一號字單排的形式，以便顯得較爲清晰明朗。例如：
“社以祈天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社亦祈天可知而聖人腏食夏以
柱殷以棄是也”標點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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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以祈天，《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社亦祈天可知。而聖人腏
食。夏以柱，殷以棄是也。
申綽《古尚書》經文皆爲古字，可采用原文影印本在前，再配以改寫本
的排印方式，既便於普通讀者對照閲讀，更利於研究者研究。詳見前文。
２ 儘量減少讀者的閲讀障礙
在以存古爲要的宗旨和前提下，儘可能不改變韓國《尚書》學文獻的文
本原貌，不妄改，但是對於影響閲讀的文本則需加以説明，以掃清其閲讀
障礙。
（１）校勘引文删略嚴重，不易理解者
晉惠時，賈謐與石崇、陸機等號二十四友，石崇、潘岳尤謐及郭槐
出，皆降車路左，望塵而拜。　
　 　 【校記】“石崇、潘岳尤謐及郭槐出”此語删略嚴重，《資治通鑑》卷八二作“崇
與岳尤諂事謐，每候謐及廣城君郭槐出，皆降車路左，望塵而拜”。
《唐》：竇參爲萬年尉，同舍夕直者，聞親疾遑遽，叅代之。失囚，
京兆。
　 　 【校記】此處删略嚴重。中華書局版《新唐書》卷一四五作：“竇參字時中，刑
部尚書誕四世孫。學律令，爲人矜嚴悻直，果於斷。以廕累爲萬年尉。同舍當夕直
者，聞親疾惶遽，參爲代之。會失囚，京兆按直簿劾其人。
（２）校勘不同的音譯名
吐浴渾者，慕容廆之庶兄也。
　 　 【校記】古代國名地名的書寫形式和特殊讀音早已標準化，“吐浴渾”，當爲
“吐谷渾”。
３ 標點以簡明、清晰爲宗旨，減少不必要的符號
標點工作是古籍整理的重要環節，魯迅先生對此深有體悟：“有許多
處，我常疑心即使請著者自己來標點，怕也不免於遲疑。”①韓國《尚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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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魯迅：《馬上日記》，載《魯迅全集》三，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１９８１ 年版，第 ３１３ 頁。
文獻點校工作，需在標點符號的使用上體現出簡明、清晰的特點，避免繁
複，凡可加可不加者則以下面幾條爲標準：
（１）引號的使用突出簡明的特點
被解釋字和解釋字不需要加引號。如：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别生分類，作《汩作》、《九共》九編、《槀飫》。
鄭第三、第四至第十二、第十三。○汩，音骨。
徐廣曰：“懌，音亦。”章懷曰：“《前書音義》，臺讀曰嗣。”
注意減少引號的層級。多層引用只用兩層引號，第一層不加引號，從
第二層開始用雙引號。例如：
董鼎曰：芸閣吕氏曰：“宅，謂居而有之。光宅天下，猶言光有天
下。”碧梧馬氏曰：“此所謂《書序》也。”
注釋中“直接引語 ＋者”，如直接引語是詞，不加引號，是句子則需加引
號。“所謂 ＋直接引語 ＋者”，直接引語需加引號。例如：
《大禹謨》曰：“……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正德者，謂君臣上下
各正其德，非真爲正民之德而已也。
《周官》之制“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所謂“居四民”者，
乃所以韁勒厥民，奠厥攸居，使不淂轉徙之謂也。所謂“時地利”者，乃
所以興摭土産，轉殖財貨，以贍其國家之用也。
（２）書名號的使用以清晰爲目標
書名號的使用最爲複雜，韓國《尚書》學文獻書名的簡稱、繁稱、合稱、
變稱等現象普遍存在。在具體點校時，一般只要是書，不管如何稱説都要
標書名號。間隔號要配合書名號使用，篇、章名目標示要清楚。
關於所引篇名後有“篇”字者，點校時須查看原書篇名是否帶有“篇”
字，如有，則將“篇”字標在書名號内；如無，則將“篇”字標在書名號外。諸
如，《論語》原作“《學而》第一”、“《爲政》第二”，則標爲“《論語·學而》
篇”、“《爲政》篇”；《荀子》原作“《勸學篇》第一”、“《修身篇》第二”，則標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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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勸學篇》”、“《修身篇》”等。
關於書名簡稱，例如：“禹謨、漢志、傳、注、疏”等。在文獻中，“注”、
“疏”等有時是書名簡稱，有時是訓詁術語，如果作書名就加書名號，如果
傳、注、疏當動詞用不加書名號。如“孔疏”應加書名號，而“孔穎達疏曰”則
不加書名號。“史注”如泛指則不加書名號；再如《尚書序》有“約史記而修
《春秋》”句，“史記”非指《史記》這本書，而是説孔子根據歷史記載整理《春
秋》。如特指某書簡稱，則需加書名號。例如：
此經自堯、舜至周公之言與事，俱載焉。於今，得備見周公以上，
聖人之言與事，唯在此一經。然則此經豈非萬世爲道之原本乎？《蔡
氏傳》周備纎悉，字字句句無不分釋，於今瞭然。觧其意義，無復疑晦，
實《傳》之力也。
關於書名合稱，如果爲一本書中的不同章節，則標爲一本書，加一個書
名號；如果爲兩本書則分别加一個書名號。例如：“堯舜典”、“商周書”、
“漢書翟方進劉向傳”標爲《堯舜典》、《商周書》、《漢書·翟方進劉向傳》；
“河洛”標爲“《河》”、“《洛》”。
關於書名繁稱，一般保留繁稱，有些需要靈活處理。例如：“虞夏之
書”、“書之洪範”標爲《虞夏之書》、《書》之《洪範》等。
關於書名變稱，要保留變稱。例如：“詩三百”標爲《詩三百》。
關於碑名的標號，一般要加書名號。如“漢孔宙碑變作卞”中“漢孔宙
碑”，作《漢孔宙碑》。
關於卦名等的標號，《周易》“卦名、彖、象”等當標識書名號、間隔號，爻
辭不加書名號，如下示例：
真德秀曰：“唐高宗受制於武氏，不足怪也。隋文帝亦受制於獨
孤，何哉？由自処之不正故耳。《帰妹·彖》曰：‘帰妹，天地之大義也。
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帰妹，人之終始也。無攸利，柔乗剛也。’”
關於特殊的書名或篇名的標號，如“河圖、洛書、古尚書、僞尚書、僞古
文尚書、僞孔傳、今文尚書、尚書序、百篇序、大衍曆”等，這些都是《尚書》學
文獻中頻繁提及的書名。可根據約定俗成原則標爲：《河圖》、《洛書》、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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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書》、僞《尚書》、僞古文《尚書》、僞《孔傳》、今文《尚書》、《尚書序》、百
篇《序》、《大衍曆》。
（３）使用頓號以增加明確性爲要旨
並列數詞或名詞用頓號。例：
蕫氏鼎曰：“一、二、三、四，皆經常之疇，法天以治乎人者也。六、
七、八、九，皆權變之疇，即人以驗諸天者也。五皇極一疇，則守常制變
之主，與天爲徒爲民之則者也。”
《禹謨》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
不易誤解的，不加頓號也可以，比如“唐虞之際”。
韓國《尚書》學文獻中常以“一”作爲一個條目的起始標誌，爲了與後面
的内容相區别，一般在“一”後加頓號。例如：
《尚書古訓》凡例
一、百篇之序雖本孔子所作，今經梅賾變亂，非皆原本。然自鄭玄
以來，似已分冠各篇，不可黜之在下，但分冠各篇則益多枘鑿，今還作
一篇，弁之爲首卷，其或字句翻弄、明知爲梅所竄改者，亦不得不仍用
梅本。如《皋陶謨》、《益稷》。唯其序次一遵鄭本。依孔穎達《正義》
中所注。所以存古也。
一、經文中非伏非孔特被梅氏改竄者，明知伏本、鄭本原作某字而
經文存者，既唯梅本而已，則不得不純用梅本，唯於考異之下論其是
非，不敢擅易一字以從古本。
顧廣圻“不校校之”之論，思想淵源或爲北齊邢卲。《北齊書·邢卲
傳》：“邢卲，字子才。”“有書甚多，而不甚讎校。見人校書，常笑曰：‘何愚
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遍，焉能始復校此，且誤書思之，更是一適。’妻弟
李季節，才學之士，謂子才曰：‘世間人多不聰明，思誤書何由能得？’子才
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①顧廣圻還在《思適寓齋圖自記》中高度
評價邢卲“不甚讎校”，云：“故子才之不校，乃其思，不校之誤使人思，誤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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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百藥：《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７２ 年版，第 ４７８—４７９ 頁。
校者使人不能思，去誤於校而存不校之誤，於是日思之，遂以與天下後世樂
思者共思之，此不校校之者之所以有取於子才也。”①“不校”者，就是要保
持典籍的原始面貌，不僅“使人思”，還要“與天下後世樂思者共思之”；“不
校”者，并非不要检核讹误，而是要精細“校之”，以“校記”、“考證”的形式，
“與天下後世樂思者”共研之。“不校”、“校之”既是校勘理念，也是校勘原
則，同時亦爲具體的校勘方法。“不校”是存文本之古之真，尊重古人；“校
之”是集中校勘成果，利於今人閲讀和研究。
韓國《尚書》學文獻卷帙浩繁，文句點校的問題紛繁複雜，其中既有一
般漢籍的常見問題，也有《尚書》學文獻的個性問題，還有韓國文獻的特定
問題。文獻整理的首要功能是保存功能，保存的應是文本的原貌。求古存
真，是保存文獻文本原貌的主要原則。校勘的目的是勘正，勘正必出校記，
利於閲讀研究。整理韓國《尚書》學文獻旨在推動《書經》域外傳播的研究，
科學的研究需要立足於真實的材料。
（作者單位：揚州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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